
路程·生活·经验：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

罗时进　 　 陈家愉

　　摘　要：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往往以唐诗文本为据，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
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 唐诗之路是唐诗研究的一个专题方向，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

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 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于

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个“断片”。 唐诗

之路研究需要专门性、特色化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路程、生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通过唐人的行走

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抉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为唐诗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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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已有 ３０
多年的历史。 它最初由本土学者提出，２０２１ 年因当

代著名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与北京大学董强教授合

著的《唐诗之路》而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 然而，唐
诗之路的概念如何界定，它对唐诗、唐代文学研究意

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在理论上认识、在学术上把握其

内涵和本质，仍是需要探讨、阐释的重要问题。 “唐
诗之路”这个概念内在地确定了它是唐诗研究的一

个专题方向，是唐诗研究大树上的一个重要分枝。
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

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 这方面需要讨论的

问题很多，本文由具体性向抽象性延展，从路程、生
活、经验三个维度讨论唐诗之路研究的三重构境。

一、路程：唐诗创作的“现象表征”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

可能的。” ［１］作为一个概念，唐诗之路能否作为唐代

诗人的行为现象在创作中凸显？ 答案是肯定的。 迄

今为止，在尚能够较为完整地描述出生平大概的唐

代诗人中，很难发现某个作者始终处于极小范围的

静默状态，他们总有自己的位置移动。 道路山重水

复，路上行人往来，这是现实社会的日常，在唐诗中

得到了充分反映，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唐诗意象。 唐

人诗题中“发、辞、过、渡、游、涉、行、经、旅、次、宿、
归、赴、使”等动词以及大量地方名词表达的就是路

程现象。 如：“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

鸟，泪尽北枝花。”（宋之问《度大庾岭》） “琴剑事行

装，河关出北方。 秦音尽河内，魏画自黎阳。”（薛能

《送冯温往河外》）“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

迷。 晓月暂飞高树里， 秋河隔在数峰西。” （韩翃

《宿石邑山中》）唐代诗人因各种原因，经常处于“在
路”状态，形成了重要的唐诗现象表征。

路程，是一个有关行走的总体概括，而分析是基

于具体事实的，这就需要对路程有具体的理解。 虽

然无须做过细的分类，但基本的层级区分仍有必要。
唐人行走的路程，一般看来有大区域、中区域、小区

域之分，下面分别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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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大区域

每个时代的文人，一般都有属于本时代的“东
游记”“西游记”，或“南游记” “北游记”，唐代诗人

写作最多的是“西北游记”和“东南游记”，这与唐代

政治中心在西北，而休养栖息地在东南有关。 如此

就从宏观上见出唐代诗人“向北（西北）”与“向南

（东南）”的唐诗之路，这是大区域的道路。 唐代以

西北为帝京所在，其南面而治天下的威严常常受到

漠北少数民族或其他游牧族群的威胁，战事频发。
为此许多诗人远赴边塞，其中较多部分属于大区域

道路。 京官外任或贬谪边远地区，其路程绝大部分

也属于大区域道路，至于官员派任羁縻州的情况，自
不待言。 唐人往往有壮游、漫游的习惯，路程远近不

同，大区域行走情况颇为常见。 唐代还有某种较为

特殊的行旅，如崔致远自新罗乘船西渡入唐，留唐

１６ 年后，以“充国信使”的身份东归新罗，他的履迹

形成一条独特的唐诗之路，自然也应归入大区域

之列。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唐人大区域范围的行走虽

然有一些属于特殊现象（如官员派任羁縻州、崔致

远入唐），但绝大部分属于普遍现象。 这种普遍现

象中最突出的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和出发地的行走路

线，以及以西蜀为主要方向的行走路线。 后人所说

的“从古诗人多入蜀”或“古来诗人每入蜀” 中的

“古”即指唐代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
甫、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

隐……，唐代向西蜀行走的诗人形成了一个规模浩

大的队伍，在唐诗史上留下的跋涉作品、景观作品极

为丰富，几乎不少于由北方下吴越、向岭南的诗篇。
２．中区域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大致可以看作北方和南方

的两条东西轴线，而北方与南方如何界分呢？ 如果

要找一个标志的话，无疑就是秦岭，其为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的分水岭。 在普遍认知中，我国地理上的

南北分界，是秦岭－淮河一线，秦岭即为最显性的界

线。 “唐代的资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

界位于秦岭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

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江。” ［２］

唐代诗人中，有部分作者（如初唐一些出生于

北方的学士），平生未曾越过长江，没有在江淮以及

更南向地区留下足迹，其行走路线即使偶尔涉及边

庭，也应看作是中区域的行走。 唐代显庆二年（６５７
年）正式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一度

以洛阳为神都，洛阳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分司东都

制度的建立，赋予了洛阳特殊的政治功能，使其具有

了重要地位。 唐代西京至洛阳，其间数百里，是唐代

诗人往还频繁之道，终唐之世“京洛道”都是最显要

的唐诗之路。 唐人行旅大致出于公私二道原因，主
要有应举、下第、游幕、铨选、出使、赴任、迁官、贬谪、
量移、访友、避事等。 其中游幕、量移、避事多发生在

中区域范围。 另外，五代十国时期，十国文人之间有

所流动，其长江流域之行亦属于中区域行走。
３．小区域

唐代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驿道、驿站，严耕望先

生考证，“唐制三十里一驿，开元盛时，凡天下水陆

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量闲剧置船马。 ……按实考

之，驿距疏密无定准，交通繁忙大道或不到三十里，
而边远地区，有疏距八十里以上者，平均距离当在四

十里以上，则全国驿道踰六万五千里” ［３］ 。 这是考

察唐诗之路的重要依据。 唐代诗人经过驿站行至远

方，盖归于大、中区域范围，数个短距离驿站之间则

往往属于小区域。
另外，唐代运河与长江沿岸的都会往往是区域

性交通枢轴②，也是文人行走、集聚的中心。 由此中

心向外辐射，就形成了若干唐诗之路。 如韦应物、白
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苏州成为江南诗学重镇，湖
州、杭州、常州的诗人从三个方向向苏州汇集，显示

出江南诗学昌盛的景观。 在唐代江南，吴越文化具

有突出的共轭性，其间就自然存在一条诗路。 浙东

唐诗之路，本质上也是区域共轭形成的文化共轭，其
中一部分也具有小区域诗路属性。 在小区域内，个
体诗人的行走路线非常值得注意。 如杜牧偏爱淮

南、江南，在扬州、润州、宣城、池州、睦州、湖州等地

均有履历行迹，这些地方勾连起来便是一个杜氏

“小长三角”③行走版图。
以上三个区域层次的划分，大区域有数千里之

广，中区域有数百里范围，小区域则为百里、数十里

不等。 地理范围的大小与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的

诗歌创作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等约性，地理范围的大

小虽然与诗人分布的密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

绝对的。 然而，通过不同层次的区分可以看出，唐诗

之路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解释唐诗生

成的简单工具。 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仍然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再省思、再界定。 这种省思

和界定不应遵循某种既定模式，只有突破既定模式、
习惯思维，才能有新发现，发掘出“路程”所具有的

丰富诗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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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唐人行走的“日常”与“事件”

唐人的居处与行走，都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
而唐人的生活史，可以成为唐代社会史的凭证，因此

生活无疑也具有历史性。 唐代诗歌史是唐代历史的

一个分支，其历史性的存在所凭借的就是那种感性

的、鲜活的、具有社会性本质的诗人，而诗人是生活

中的人，只有映照在具体生活影像中时，才能被看

见，被写入诗歌发展史。
唐代诗人是通过现实生活来生成具有社会本质

的自我，也生成兼具社会属性和文学特性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居处相比，也许行走更能表达现

实生活的状态、意愿，更能突破某种日常生活的感

受，激发出情感与灵感，更可能创造出新的意义。 这

就使行走自然走进了文学天地，走进了诗歌胜境。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
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道

出了行走对于唐诗创作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唐诗之

路的意义所在。 对此应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１．“事”的世界

这里需要对日常生活做一些意义阐述和延伸。
人生活在“事”的世界中，而“事”的生活有“日常”
与“事件”之分。 “日常”具有重复式、均质化的性

质，体现出一般性、同类性；“事件”是日常的断裂，
即打破日常，消解了均质化，具有较大的片段性、不
可预见性。 “常人安于故俗”④，“故俗”具有日常

性，是共知而熟悉并形成长期习惯的样态，这种生活

即日常生活。 而诗人，尤其是有个性的、优秀的诗人

显然异于常人，他们不能安于故俗，要走向新场域，
探索新可能。 如果说故俗多通过“时间性”证成生

活，那么去俗则往往通过“空间性”证成生活。 行走

是进入时间流程中的空间，突破了居处的日常性，更
多表现出事件性。 就此而言，唐诗之路的生活视域

是一个事件性视域。
那么行走是否就绝对归于事件，而非日常呢？

答案并非如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具体、恰切的分

析。 如王维《辋川集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
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

柴、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栾家

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
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 ［４］ 值得注意的

是，王维所说的“游止”就是一份“路线图”，本质上

这条“游止”之路也是唐诗之路。 尽管文学史家将

王维的隐逸生活看作一个事件，但由于这种犹如

“鱼龙隐苍翠，鸟兽游清泠”（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

江俯见南山》）的隐逸生活，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重复

性、均质化，这种高雅的事件已经转化为另一种更高

层次的日常了。 其实，不少唐代诗人经常为了同样

的目的，行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其结果并不具备不可

预见性，这样的行走也并非事件，而应属于日常生

活。 由此又可以延伸出一个观点，即行走的事件性

与目的达成的某种或然性，以及行走空间范围的广

度有关。 而唐诗之路肯认的必要性、重要性，描述的

精彩度也正与此关联。
２．隐匿的力量

人与世界的关系并非主体支配客体那样简单，
事实上，当人进入复杂的世界以后，人与世界的关系

往往转化为人与某种隐匿力量的关系。 因为那种力

量是隐匿的，人的自我努力并不能必然达到预设目

的，这就具有了或然性。 或然性越大，事件性越突

出。 众所周知，唐代文人普遍追求科举的成功，但很

多人总是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徘徊、挣扎。 一举及第

是小概率事件，３ 年、１０ 年乃至 ３０ 年方能登科，是大

概率事件。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忧中有喜》条所

记公孙乘的求举之事人所熟知，毋庸赘述。 公孙氏

“垂三十举”毕竟有一个与妻阔别而再见面“后旬日

登第矣”的喜剧性结局，而李昉等所纂《太平广记》
卷七十四《陈季卿》篇所述半真半幻的赴举之事则

充满了悲剧色彩。 陈氏先有书写 １０ 年不第悲情的

《江亭晚望》诗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

悠。 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 川上莫逢

垂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 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

山堪白头。”此夕陈氏即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

久留，即当进棹。”又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

白，此夕去留心。 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离歌栖

风管，别鹤怨瑶琴。 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即

将登舟，陈氏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
其奈命来迟。 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 北风微雪

后，晚景有云时。 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

后，陈氏复登叶舟，泛江而逝。 兄弟、妻子恸哭于家，
谓其已为鬼物矣。

这三首诗都属唐诗之路范畴的作品。 陈季卿的

行走从江南到西北，空间范围极为广阔，在唐代科举

类作品中，这三首诗作为一组诗，空间现场特征非常

鲜明，构思也相当奇幻，充满了悲情。 就唐代某个举

子而言，进京赶考之路和归去之路一般都是固定的。
而将举子们一条条行走路线的作品汇集起来，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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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唐人被隐匿力量控制的科举生活史，在唐代社

会史中具有重要的史料证明力，其作品则因情感复

杂、强烈而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
３．人生的跌宕

唐代诗人进入台阁后，有时会因遭受贬谪而走

出宫廷。 他们远距离行走在阔大的地理空间中，巨
大的人生跌宕和心理落差也充斥于所历之时空。 唐

人“行走诗”中，此类例子甚多。
如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描述自己被

贬潮州的情况与感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

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

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朝奏”而“夕贬”言其事件突发

性极强，“潮州路八千”形容此行何其艰难！ 与韩愈

最终尚能重返京城相比，柳宗元等一批诗人卒于贬

所，更显示出行走的或然性和悲剧感。 文宗朝，相国

宋申锡谋去宦官，反为宦官所构，遭贬谪而死。 如此

悲剧引起诗界震动，产生相当数量的作品，如许浑在

《靖恭里感事》中云：“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永
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十多年间经历了贬谪、量
移、召回、再贬的过程，这构成了深烙其心境的个人

的唐诗之路，不仅为唐诗史拓展了事件维度，也增加

了唐诗的思想深度。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行走，唐代诗人的征戍、行

旅、离别等，往往具有更大的或然性和空间感，其作

为唐诗之路的特征更明显，可论性也更强。 由此可

以理解，唐诗之路往往与事件具有内在联系，事件性

是唐诗之路的内涵属性，以事件性为基础，可以构建

具有唐诗之路本质意义的知识观。

三、经验：唐诗之路上的诗人感知

“唐诗之路”本身是一个命名。 命名是一种语

言活动，即用某个语词概括对某些事物、现象的认

知，这种概括得到普遍肯认便成为概念。 但从初始

命名到概念形成有一个从始端不断发展的过程，始
端命名的意图是指称的起源，这个意图在后来人那

里未必一定得到遵循。 事情往往总是这样：已有的

言说本身会被再言说，后来的言说者所具有的时代

性会影响表达，再言说就成为言说链条中的新环节，
时代在不断发展，新环节会不断产生。

今天作为言说对象的唐诗之路，与最初具体摹

状性的唐诗之路意义同中有异。 “路”是唐诗之路

坚硬的物理基础，其“形”其“状”的物质性作为基本

要素不可或缺。 但长期以来，随着对唐诗研究的不

断深化，加之知识生产、地方知识、身体美学、空间哲

学等理论有新的发展，对“路”之“性”的感知和认识

也会不断深化和发展。 我们不必用一个新的命名对

始端名加以区别，但需要用新的感知和认识去进行

区别———既区别于始端名的摹状意图，又区别于一

般的唐诗研究。 这种新的感知和认识，形成兼有形

下与形上意义的唐代诗人行走大唐的经验。 “经验

是完全异质性的，其中无所不包，以至于其主要的形

式难以数清。 经验作为沉淀下来的经历，承载着使

我们的身体与其他有意义的身体相关联的意

义。” ［５］虽然经验的主要形式难以数清，感知的积淀

源非常复杂，但它与对象的主要逻辑关系是可以从

不同维度去认识的。
１．对行走履迹的感知

虽然唐人的行旅中经常有诗歌作品产生（有些

已经亡佚了，有些至今尚存），但并不意味着唐人走

过的所有道路都可以视为唐诗之路。 唐诗之路既是

唐人经历中的，也是后人意识中的。 对唐诗之路的

认知基础是对唐人行走履迹的确认，“履”是行走，
“迹”是留痕。 行走的普遍性不代表留痕的典型性，
没有典型意义的留痕，需要在唐诗之路的研究中作

排他性处理，否则这一问题研究的总体品质将会降

低。 如果将过于芜杂的行走纳入专门研究，唐诗之

路研究将会混同于唐代诗人行履考证与描述，研究

的专门性将会被消解。
事实上，在唐代历史上已经形成一些成为经验

意识的唐诗之路，如南北贯通的汴河道，北方的京洛

道、商洛道、塞上道，南方的向吴路、剡溪路、岭南道

等。 有学者认为，在唐代存在着多个以都城为中心，
以区域名城为支点的交通－文学三角，它们既是稳

定的交通框架，也是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还是研究

唐代交通与文学之关系的视角⑤。 这个空间架构和

关系视角中包含着原生性的唐诗之路，学界已有认

知。 但我们并不应局限于唐人的意识和经验，研究

中发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人行走履迹如果与唐诗

（尤其是经典性作品）的生成紧密关联，也可以认作

唐诗之路加以命名。
２．对行走空间的感知

唐诗之路具有空间概念的意义。 空间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象限，“空间从来不是空的：它总是体现出

一种意义” ［６］ 。 这种意义具有多种内涵：一是自然

地理的意义，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在一定心境

下经过或流连某地，能够体察地理环境与人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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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而形成立体感受。 二是社会历史意义，体现人

与社会的关系。 人行走于一个空间，就走进一个社

会网格，成为社会的主动或被动的力量⑥。 三是人

地相须意义，体现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学

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
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 ［７］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前文提及唐诗之路的成立

与行走空间范围的广度有关，这是指的一般情况，也
有某种特殊情况，即小空间的行走也可能成为唐诗

之路。 在西方有著名的海德堡“哲学家小路”，在日

本有闻名遐迩的京都“哲学小道”，“一个在西方，一
个在东方，相距遥远，但意境相同，都是在一条静谧

的小路上漫步着人类最活跃、最智慧的头脑，孕育着

启迪人类灵魂的伟大思想” ［８］ 。 那么，在唐代，有没

有这样的“唐诗小路”呢？ 我们已知的有杜甫的草

堂小路和天台山的寒山道，应该还有其他。 这方面

的研究，颇有意味。
３．对行走目的的感知

作为事件的行走总是具有某种背景、动因、目
的，行走绝不是一个无意识、无因果的行为。 唐人的

壮游、漫游既有认识世界、深化对自然的了解的目

的，也有积累人脉、扩展人际网络的目的。 具体来

说，南人北上往往与干世求名、愿为世用的意识有

关；出塞征戍多出于驱胡卫疆、立功报国的志向；贬
谪远方则有某种政治事件或党派之争的背景；避难

趋行显然与国家、家庭、人身的严重困境相关。 这些

都属于常识，即便如此，我们也未必能够展开历史大

帷的皱褶，真正走进当时社会的“无知之幕”，共享

其中所有的信息。 我们还需要从历史史料中勉力发

现一些沉寂的真相，使对行走事件的认识更加清晰。
但越是既成的唐诗之路，学者对于“路上人”的

背景知识掌握越多，对其目的性了解越清楚；而对一

些有待发掘的唐诗之路，相关认识和经验并不充分。
如安史之乱中到江淮逃避战火者甚多，一些诗人的

行走情况昭然，一些诗人的行迹却较为隐晦。 唐代

诗歌史上，还有一些诗人生平的末端已是传说，他们

是否还曾有过行走，这种行走与唐诗生成是否具有

关系，与他们曾经走进的唐诗之路是否衔接，我们无

从了解和把握。 在对历史的考索中，如果有新的发

现或合理推断，都是对唐诗之路的经验的丰富。
４．对行走美学的感知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行走美学，“从山阴道上

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是最典型的表

现。 行走美学的生发主体是人，利用不同的交通工

具（或徒步）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使身体的感知进

入心灵，产生美的感悟，用一定的文学体裁加以表

现，美学感知便得以传达。 唐诗之路，是表现唐人行

走美学的极佳工具。 人们熟悉的陈子昂的“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是行走中孤独而坚韧情感的生

发；许浑的“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残云归太

华，疏雨过中条。 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 帝乡明

日到，犹自梦渔樵”（《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其中

表现出的凄凉而壮阔的中原秋景非有目的和忧郁感

的行走不能道出。
唐人的送别诗，颇似远行人与送别者共同进行

的一种行为艺术表演：近景在周边，远景在前方，诗
人利用目击与想象将一实一虚组合起来，构成美学

空间，而行者与送者的肢体语言与表情为这个美学

空间作出诠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唐诗之路的研

究，应向哲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境界努力，至少应有显

示思想倾向的观点。 美学感知介于这两者之间，使
唐诗之路研究在历史性之外增加了审美意义，这恰

恰是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
以上四个方面是唐诗之路概念形成的主要经

验，单独来看具有基础性，组合来看具有递进性。 以

往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是以唐诗文本为据的，
是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
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
只有充分认识唐人的行走目的、行走履迹、行走空

间、行走美学，对其加以思想性和美学性的思考，才
能由形向意，构成唐诗之路研究审美形态层面的意

义。 唯有如此，唐诗之路的命名才具有真正的诗性。

结　 语

雪莱说：“诗人是世间未经承认的立法者。” ［９］

这是诗人的荣耀，也揭示出诗歌这一文体的重要意

义。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从最高意义上说，
唐代诗人是一种文化乃至一种文明形态缔造的参与

者。 从这一层面来看，唐诗之路研究独特的重要意

义毋庸置疑。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在研究唐诗之路

问题上，只能适当吸收、借鉴研究唐代诗人和一代唐

诗的理念与方法。 对唐诗之路研究，我们不必过度

高置其位，以其摄引唐诗学的发展，而是要实事求是

将其作为唐诗研究的一个部门、一个方向，回到专门

化研究的实际上来。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学最为独特的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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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作诗以前和

作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 诗也以同样的方

式进入它的读者生活的那个时代” ［１０］ 。 笔者认为，
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
于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

“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

个“断片”。 我们不要期待这一研究涉及所有唐代

诗人，更不能期待这一研究能覆盖全部唐代诗歌。
在研究中审视全部作品是必要的，试图调用全部作

品则无必要和可能。 如果那样，就是唐诗研究的泛

化，而过度泛化会消解唐诗之路研究的学术建设意

义和特殊价值。
笔者做这样的分析、判断，并不是要降低唐诗之

路研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正是基于其价值性的

考量。 傅璇琮先生在《唐诗之路：中国文人的山水

走廊》中指出：“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唐诗之路是一

条浪漫而特别的路，是一条隐匿在历史中的山水人

文道路。” ［１１］这虽然是针对浙东唐诗之路而言的，
但其强调的“特别性”对我们今天探讨更广义的唐

诗之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的唐诗之路需

要“专门”的研究方法，我们期待这种专门性、特色

化的研究在唐代文学整体研究格局中自成其类：通
过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抉
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 相信路程、生
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可以使唐诗研究

“依类成化境”⑦———开辟出一片新的人文天地。

注释

①如宝廷在《偶斋诗草》中云：“从古诗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黄陆。”

陈衍《石遗室诗集》亦称：“古来诗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②参

见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
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１３ 页。 ③这

里的“长三角”是借用现代区域地理的概念，江、浙、皖正在“长三角”
范围内。 ④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⑤具体论述

参见李德辉：《唐代交通－文学的三角形架构及其文学意义》，《唐代

文学研究》（第 ２０ 辑）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⑥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里弥

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

系所生产。”参见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弘志

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４８ 页。 ⑦“依类成化境”为唐君毅先生之语，参见唐君毅著、黄克

剑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第四章《依类成化境———观

类界》，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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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生活·经验：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


